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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手们被告诫“不要问是什么”

� � 进行施压：李宗仁要求把黄金运回大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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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8 年底到 1949 年初发生了中国历史

上最大的黄金跨海密运事件。 当时，蒋介石

下令将数百万两黄金分几次秘密运抵台湾。

数百万两黄金抢运入台，成为蒋介石寄

望东山再起的本钱。 然而再多的黄金也挽回

不了一个时代的变局，收买不了一个时代的

人心。

1948 年 11 月 30 日晚，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军人突然开

进上海外滩。 戒严的同时，海关缉私舰“海星号”被“紧急动

员”到外滩码头待命，一直等到凌晨 1 时才开船，但没有立

即出海，而是驶向了中国银行码头。 在那里，挑夫们扛着木

箱，从滇池路银行侧门出来装船。 根据运出地点和木箱吃

重，水手们知道了那是黄金。 但他们被告诫“不要问是什

么”。

紧急戒严、深夜密运黄金的背后，是一个政权在短短

三年间，从巅峰急跌至分崩离析的窘境与焦灼。 军事失败

之外， 国统区 1948 年 8 月发行的金圆券 3 个月后已经贬

值 500 倍，在“转过一条马路，物价就要翻一番”的失控与

混乱中，许多上海富人已经开始计划逃离大陆。

政权行将崩塌， 桂系副总统李宗仁则在内部逼宫，趁

势要求蒋介石下野。 10 月 9 日，腹背受敌的蒋介石密召央

行总裁俞鸿钧，首次谈及以“改储金地点”方式转运黄金。

档案显示，抗战胜利之初，国民政府国库中仅剩黄金

不足 3 万两，而后没收了汪伪政权国库的 49.5 万两黄金，

发行金圆券又从老百姓手中收到 184 万两。 此外，抗战中

美国欠中国军用机场建设费 4 亿美元， 国民政府拿其中

2.2 亿美元买了 600 多万两黄金。 减去花销，到 1948 年底，

国库黄金总数尚余 400 多万两。

1948 年 11 月底，一纸密电紧急送到俞鸿钧的办公室，

要求他在一个星期之内，将国库一半黄金运到台湾。

筹划黄金运台的同时，1948 年 12 月， 蒋介石一纸电

文，以不容置疑的语气，令养病之中的嫡系亲信陈诚接任

台湾省主席。 不久后，蒋经国又获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任

命，而大批大陆重工业设备也开始陆续运往台湾。

对蒋而言，国库的黄金是其立足台湾、另起炉灶的唯

一本钱，必须谨慎，但此时他只能仰仗亲属和心腹：长子蒋

经国负责沟通护航军队，大舅子宋子文负责调度海关总署

运输舰，俞鸿钧的职责是央行和金库方面的公文协调。“海

星号”等按计划装载了 200 万两，于 1948 年 12 月 4 日顺

利运抵台湾。

意外的是，这批黄金启运后第三日，《申报》就登出了

简讯“谓某夜中国银行曾运出物资若干箱云云”。消息源头

是英国记者乔治·维恩发表于《字林西报》的报道。 该报办

公地点就在中国银行旁的上海和平饭店楼上，200 万两黄

金秘密装船起运当晚， 乔治·维恩从办公室窗户目睹了全

过程。联想到徐蚌会战败局，乔治·维恩进而推断国民政府

对未来已有新安排。 于是他连夜发出消息称“中国全部黄

金正在用传统的方式———苦力运走”。

沉浸在捕获独家惊天秘闻的喜悦中， 乔治·维恩没有

意识到他的报道激怒了当局，于是他很快被抓捕、速审速

决判处死刑。幸亏其夫人赶紧托香港外国记者协会主席直

接找到蒋介石求情，才被释放。

然而消息毕竟是公开了，原本发行仅半年已贬值 500

倍的金圆券，此刻更如“雪崩似的狂贬”，完全失控。

但蒋介石似已顾不上这些， 军费开

支庞大、 战局日渐糜烂， 更有李宗仁等

政敌步步紧逼其下野， 这些促使蒋决心

争分夺秒加紧运送黄金。 因蒋深知， 下

野后绝不可能继续掌控金库。 1949 年 1

月 1 日， 50 万两黄金自上海秘密运台。

1 月 10 日， 又有 10 万两黄金悄然运离

上海。

此时， 淮海战役中， 国民党军队完

败，内外交困中，蒋介石心知下野已成定

局。 他为了能在下野后继续运走国库黄

金， 便以军费名义调拨预支剩余国库黄

金。 但财界对此意见不一，财政部长徐堪

就是委婉的反对者， 他担心此举会导致

国库极度空虚、诱发挤兑风潮，后果不堪

设想。

于是蒋介石特派蒋经国前往上海接

洽俞鸿钧， 沟通军方落实运力及安全保

障，同时向财界持反对意见者施压。 双方

最后达成妥协：拟订一份“草约”，先从国

库“预支”军费的半数。

1 月 11 日， 时任国民党军队联勤总

署军需署长吴嵩庆收到指令， 办理把黄

金转成军费的相关草约。 这是蒋下野后

仍能运走国库黄金的关键。 下野前五天，

1 月 16 日， 蒋介石亲自约见俞鸿钧及中

国银行总经理席德懋。

最终， 蒋介石如愿在下野前还抢运

了一批黄金。 1 月 20 日清晨 6 时，海军舰

艇“海平号”和“美朋号”，装载着 1800�

万银元、90 万两黄金驶离上海外滩码头

时，还有 500 箱银元未及装船，因此时离

蒋介石下野只剩 18 个小时。

不过，1 月 10 日、20 日的两批黄金，

都没有直运台湾， 而是运到了厦门鼓浪

屿的绝密战时金库。

令后人不解的是， 运往厦门鼓浪屿

的这两批黄金， 竟然完全没有列入台湾

“央行”黄金收支账目。 台湾档案资料中，

也独缺 1949 年军费预算和支出资料。

由这份草约， 央行名正言顺转出了

国库黄金， 收纳在吴嵩庆个人户头———

吴成了蒋的“白手套”。 这是蒋不想摊在

阳光下的秘密军费， 用以购买支撑内战

所需的枪炮弹药。“黄金到底用到哪些部

队，父亲肯定很清楚，他不能留下记录。 ”

嵩庆之子吴兴镛研读过父亲遗稿后推

断，失踪档案中，有一部分应是被故意销

毁，另一部分可能压根就没有记录。

黄金草约同样消失无踪。

台湾档案资料显示：1949 年 1 月 27

日，央行交付 1317 箱档案送上了自上海

开往台湾基隆港的太平轮， 途中沉没于

舟山外海，5 名央行工作人员及上千箱央

行档案，都随船沉没。 而黄金草约很可能

就在这批档案中。

不过吴兴镛查阅央行往来文书后认

为，随“太平轮”沉于海的应该不是最重

要的央行账册， 因此更完整的档案很可

能在广州、重庆、成都或台北的“央行”档

案内。 当然，也不排除战乱中遗失或被故

意销毁的可能。

然而，吴嵩庆生前同样纠结：这笔黄

金的账目到底清不清楚？ 军需署收支司

副司长董德成生前曾谈到，到台湾后，老

上司吴嵩庆曾让他核算准确数字。“东运

在东，西运在西，天天变地方，总数兜不

起来。 ”董德成说。 蒋介石《大溪档案》显

示，拨到吴嵩庆名下的黄金，分成 6 批完

成，共 70 万两。 但运到鼓浪屿的黄金总

数是 100 万两。

辗转追寻“黄金密档”多年的旺旺中

时媒体集团台湾长天传播总经理丁雯静

称，除了厦门绝密战时金库外，后来倒戈

投向共产党的国民党军队第一战舰“重

庆号”上，存有 28 万两黄金，或许正是那

批失踪黄金。“重庆号”后被轰炸机炸沉

于葫芦岛军港。 丁雯静从上海一位不愿

透露姓名的“重庆号” 老兵口中获悉 ，

1951 年 4 月，解放军曾打捞“重庆号”遗

骸，共捞起银元三十余万元、黄金十余万

两。

蒋下野后，俞鸿钧也随之去职，接任

央行总裁的刘攻芸却认为，“以蒋介石下

野之身， 委实不宜继续下令搬移国库存

金”，因此他对蒋氏父子一再催办的黄金

密运事宜置之不理，一再拖延。

1 月 28 日， 以央行常务理事身份在

上海继续筹划黄金密运的俞鸿钧， 密电

蒋介石“请经国兄催办”。 这催办对象，指

的正是刘攻芸。 这时，距离蒋下令全部划

出国库黄金已 18 天。 直到 2 月 3 日，俞

鸿钧再次致电蒋经国称“沪存金银已洽

刘总裁迅运，此间事务，大体就绪”。 可知

俞鸿钧终于说服了刘攻芸。

此间，空军总司令周至柔、海军总司

令桂永清、联勤总部总司令郭忏三人，于

1 月 30 日奉命一同抵沪， 与军需署长吴

嵩庆一道拜会刘攻芸， 配合俞鸿钧极力

劝说。 刘攻芸终于动摇，同意交出国库剩

余黄金银元。 但刘攻芸已从此失宠于蒋

氏父子，后来虽然也去了台湾，终究未能

立足，只能悄然去新加坡终老。

2 月 6 日， 空军运输大队所属南京、

上海机场同步接到紧急动员令。 入夜时

分，两地运输机队同时起飞，载着 55.4 万

两黄金直奔台湾。 至此，南京国库已然净

空，上海国库则只留了 20 万两。 而台湾

已有当时国库黄金总数的十分之六，共

300.4 万两。

刚摆平刘攻芸、 如愿运出黄金，2 月

8 日，蒋介石又风闻李宗仁正设法控制中

央银行， 立即派侍从秘书周宏涛飞赴上

海。 周宏涛打探到，此时中央银行存金已

大部如期运走 ，“存沪者仅 20 万两而

已”，蒋介石这才放下心。

等到李宗仁发现国库黄金被搬空 ，

已是 2 月 17 日， 距他就职总统近一个

月。 李宗仁立即严令刘攻芸，不得再将中

央银行存金运到他处。 刘攻芸没有答复。

李又致函台湾省主席陈诚， 要求运

回黄金，并动员桂系立法委员施压。 陈回

函称“此事归属央行管辖， 请找央行协

调”。 李再找央行，刘攻芸答复“黄金现在

已经既定在保管中，不宜再运出去”。 李

宗仁的命令，最终只能进入档案柜。 但李

对这批黄金从未放弃， 甚至向蒋介石送

达备忘录，但蒋未予理睬。

� �

竭力阻止：

金融界左派人士发动

上海各界制止金银外运

李宗仁到底没能把黄金运回

大陆，直至 1949 年 4 月南京失守，

他黯然离去。

李离去之时， 上海街头也已

一派临战气氛。 负责守卫上海的

汤恩伯，还有一项秘密任务：运出

上海金库剩余的 20 万两黄金及撤

离 22 万上海守军中的 6 万中央军

嫡系。

5 月中旬，蒋连续给汤发了 5

封亲笔信， 信中明确指示，“除在

沪维持金融之必要数之外， 行留

黄金 2 万两，银元 100 万元。”亲笔

信之外， 蒋又派俞鸿钧从香港飞

抵上海密会汤恩伯。 随后汤亲笔

留字条，要中央银行“除暂存留黄

金 5000 两，银元 30 万元外，其余

存于指定之安全地点”。 所谓安全

地点，指的是台湾。

此时， 解放军已在上海城外

摆开阵势，而以黄炎培之子、央行

稽核专员黄竞武为首的金融界左

派人士， 也正在竭力阻止运走黄

金。 黄已于 1949 年 2 月成为中共

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的党外人

员。 根据中共地下党方面安排，黄

一边监视着上海国民党密运黄金

行动， 一边发动上海各界制止金

银外运， 还与银行职工联合发动

罢工拒运。

时间紧迫，船舰有限，汤决定

动用可信赖的军方舰艇和招商局

船只。

汤调动的黄金船， 除了招商

局的汉民轮外，还有军方舰艇“美

朋号”和“中基舰”，装黄金的同时

还满载了军人和眷属。 等到两天

两夜后黄金终于装运完毕， 上海

城内已出现零星解放军先头部

队。

而汉民轮 5 月 19 日黄昏才离

港， 还没到吴淞口就有一颗炮弹

发来，炮弹未命中，掉在船旁水里

爆炸了，汉民轮被迫停止行驶。 第

二天拂晓， 才在两艘军舰护航下

重新起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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争夺不休：

偷盗黄金的军人被打死

此后旅程看似一路风平浪

静， 然而负责秘密押运的军统上

校特工江源，经历了惊心动魄。 离

乱中的黄金船， 终究有人经受不

住“闪闪发亮 ”的诱惑 ，汉民轮船

老大竟然向江源提议私分黄金，

“江先生，从上海到台湾有好多小

岛，我们把这个舵稍微偏一下，大

家到这个小岛上去做金银岛主怎

么样？ ”他只看到江源的招商局职

员这一公开身份。

江源赶紧组织船上秘密武装

押运人员， 四人一组一路轮班严

密守护金库，直至靠港。

同样的觊觎， 也发生在 1949

年 8 月从鼓浪屿运送 12.5 万两黄

金前往台湾的“锡麟轮”上。 当年

厦门海关署工作人员孟昭年，在

船上亲眼目睹了一名偷盗黄金的

军人被抓获。 带兵的军官特意集

合所有船员、军人到甲板上观看，

并警告“偷黄金就要枪毙 ”，然后

一枪打死了偷盗者。

5 月 27 日，解放军占领上海，

运输大队长张振国率队直奔上海

外滩中国银行， 把人民币送进了

“至少两三个篮球场那么大”的远

东第一地下金库， 金圆券时代至

此结束。

（综合《看历史》、《人民日报

海外版》）

蒋介石密运巨额黄金到台内幕

心提示

核

� � 争分夺秒：在下野前还抢运了一批黄金

� � 档案失踪：这笔黄金账目到底清不清楚

� � 运送黄金：

蒋介石只能仰仗亲属和心腹

移存台湾的黄金。


